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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外国际

关系理论中都是一个相对薄弱

的领域，但是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并不是新鲜的话题。无论是历史上的

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的“圣

战”，还是当代的宗教冲突和宗教复

兴，尤其是冷战后的所谓“文明冲突”

和“9·11”事件以来宗教与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的复杂关系，都能使人们明

确地感知到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历史

回声，以及宗教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深

刻影响。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既与

宗教本身有密切的关系，但又与超出

宗教本身的、与宗教相关的复杂因素

有关，同时有着复杂多样的具体表现

形式。因此，本文选择使用“宗教因素”

的概念，而不直接使用“宗教”的概

念，其原因在于国际关系中许多与宗

教相关联的问题，其中既有宗教本身

的作用，但更多的是由于宗教与特定

的群体组织（部落、族群、民族、国家、

国际组织等）、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意

识形态，以及特定的政治运动等相结

合而衍生出的复杂现象。

具体而言，认识和研究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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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宗教因素，既要从宗教的特殊

属性尤其是构成要素出发理解宗教因

素，又要将宗教因素融入国际关系理

论的框架之中，进而实现“将宗教融

入国际关系”[1] 的目标。根据上述理

解，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

素就是宗教或者以宗教意识、宗教观

念、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制度等构成

要素为独立的表现形式，或者通过宗

教构成要素向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领

域的延伸，通过与特定群体的精神信

仰、群体认同、传统文化、意识形态、

社会组织（民族、国家、非国家行为

体）、社会运动等相结合而形成的物

质性与精神性因素，进而实现宗教对

国际关系行为体、外交决策、国际冲

突与合作、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领

域的渗透和影响。

概括地讲，实现宗教因素与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的联接，既要从宗教因

素自身的特点出发，又要结合国际关

系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本文尝试

从群体认同、意识形态、政治实体三

个层面简要考察宗教因素的表现及其

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从群体认同的视角看国际关系

中的宗教因素

认同是“行为主体在看待其他

行为主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行

为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在理

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

己的身份或者为自己定位”。从国际

关系的角度看，“民族、国家、宗教、

文化、阶级，乃至性别、语言，均是

已经形成的集体认同”。[2] 从社会学

的角度看，宗教整合社会群体的首要

基础在于宗教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所

建立的群体认同。[3]“宗教与认同之

间的关系主要基于宗教的意义结构功

能。宗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周围世界

的知识框架和概念基础，并赋予人们

的行为以意义。从群体的角度讲，宗

教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为社会秩序的

合理化；从个体的角度讲，它与自我

认同密切联系。”[4] 从国际关系的角

度看，宗教认同因素与国际关系的联

接可以有多种方式，但最主要作用

体现为宗教认同的群体建构功能对国

际关系中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塑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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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认同对国家行为体与非国

家行为体形成与发展的作用来看，宗

教认同既可以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民

族文化和精神认同，对统一的国家认

同的形成发挥社会整合作用，如犹太

教、神道教、伊斯兰教什叶派对于以

色列、日本、伊朗国家认同形成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宗教或教派认同也可

以作为多民族国家族裔群体的精神信

仰消解国家认同，以宗教认同为基础

形成诸多的次国家行为体。黎巴嫩伊

斯兰教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徒三

大族裔群体的矛盾，埃及科普特基督

教徒与阿拉伯穆斯林的矛盾、苏丹北

方阿拉伯穆斯林与南方黑人基督徒的

矛盾，都对这些国家统一的国家认同

构成了威胁，甚至成为导致国家分裂

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苏丹）。宗教或

教派也可以通过超国界或跨国界的宗

教认同形成跨界宗教集团或国际宗教

组织，进而对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施

加影响。无论是次国家的族裔—宗教

认同，还是超国家的泛宗教认同，都

可以对国家认同进而对国家主权产生

消解与侵蚀作用，这在冷战后的民族

分离主义浪潮中体现得十分突出。宗

教认同冲击国家认同的另一重要问题

是宗教复兴对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排

斥，进而导致“宗教原教旨主义”[5]

和“宗教民族主义”[6] 对世俗化或世

俗民族主义的挑战。

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国际关系

中的宗教因素

从广义而言，“意识形态被界定

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规

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它由一整

套通观世界的观念、看法和思想构成，

被认为提供了解释全部现实的基础。

它包含了有关目的和手段的价值偏

好，也说明了达到目标的行动纲领”。[7] 

基于宗教价值认同的宗教政治文化和

宗教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

复杂，它突出表现为宗教理念对政治

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通过国家与非国

家行为体的政治理念渗透于国际关系

之中。

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与宗

教相联系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例

如，犹太教的“特选子民”和“弥赛

亚”（救世主）观念不仅渗透于各种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之中，还产生了犹

太教复国主义这一特殊的犹太复国主

义思潮。[8] 受基督教新教影响的宗教

价值观深刻地渗透于美国的外交理念

中，并突出表现为“美国是上帝选择

的国家”“美国肩负着改造世界的使

命”“美国代表着铲除邪恶的正义力

量”三大理念。[9]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基督教新右翼的崛起尤其是作为其意

识形态体现的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

交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0] 伊

斯兰政治思潮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和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理念，同样

对部分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

响，如沙特外交政策中的泛伊斯兰主

义理念，伊朗外交政策中的“输出伊

斯兰革命”理念。宗教意识形态不仅

可以影响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理念及行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及

霍梅尼执政后，实行政教合

一的制度。伊朗宪法规定，

神权统治高于一切，强调伊

斯兰信仰、体制、教规、共

和制及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

不容更改，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总统的位置在最高领袖之

下。图为2017年6月4日，在

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郊霍梅尼

陵举行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领

导者、精神领袖霍梅尼逝世

28周年纪念活动上，伊朗最

高领袖哈梅内伊（前中）挥

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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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式，同时也可以塑造和影响非国

家行为体。在当今世界，既有追求宗

教普世理想，致力于和平、发展、人

权、人道救援等领域的宗教非政府组

织 [11]，也有扭曲和滥用宗教教义的宗

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12]

从政治实体的角度看国际关系

中的宗教因素

宗教不仅可以通过群体认同和意

识形态作用于国际关系，而且可以通

过与国家、次国家、超国家的政治实

体的结合作用于国际关系。其主要表

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宗教与国家的结合。在历

史与现实中，宗教或者主导国家权力，

或者依附于权力，从而形成了多种类

型的国家权力结构。宗教与国家权力

的结合有以下几种典型形态：（1）神

道设教，这是宗教意识同国家政治意

识融为一体的宗教政治；（2）政教合

一，这是将宗教权力和国家权力结为

一体的宗教政治；（3）神权统治，这

是一种神权统治高于世俗君权的宗教

政治；（4）国教，这是把宗教神权置

于国家权力之下的宗教政治；（5）宗

教军事，这是一种把宗教权力同国家

军事力量结合为一体的宗教政治。宗

教权力同国家行为主体的结合具有很

大的互补性，一方面，宗教资源借助

国家权力机器扩大其影响力，获得物

质手段；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主体通

过运用宗教资源巩固其对内统治，增

强对外号召力。[13] 

第二，宗教与族群、部落等传统

政治势力的结合。在众多宗教土壤深

厚的社会，特定的族群、部族、部落

等传统政治力量往往与特定的宗教和

教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甚至特定

的宗教与教派信仰群体本身就构成了

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这些国家，由于

国家权力为部分族裔—宗教团体所垄

断（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逊尼派、

叙利亚的什叶派支派阿拉维派、巴林

的逊尼派），而其他族裔—宗教团体

（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什叶派、叙

利亚的逊尼派、巴林的什叶派）则往

往构成政治反对派，从而使这些国家

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争夺在不同

的族裔—宗教团体之间展开。族裔—

宗教团体的斗争还会因宗教或教派的

跨国性，以及谋求外部支持或引发外

部干预，从而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

响。

第三，宗教与政党的结合。宗

教政党或具有政党色彩的宗教组织作

用日益增强，构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

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甚至取得了执

政党的地位，并对国家的政治体制、

政治生活以及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

响。例如，伊朗伊斯兰联合党（其前

身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党）、印度人民

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前身为土

耳其繁荣党）等宗教色彩浓厚的政党

相继成为执政党。以色列的全国宗

教党、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师联

合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马来西

亚伊斯兰教党都是不容小觑的政治力

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

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宗教组织日益

呈现出向政党化、合法化转型的势头，

其中哈马斯在 2006 年的巴勒斯坦大

选中取得了执政地位，[14] 埃及穆斯

林兄弟会也曾在 2012—2013 年短暂

执政。

第四，宗教与利益集团的结合。

在美国等现代西方国家，宗教利益集

团是影响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国家

公共政策的重要力量。[15] 有学者指

出，宗教利益集团是以宗教信念为出

发点，关注公共问题并试图直接影响

政府公共政策的集团。宗教利益集团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脱胎于美德党，具有特殊的伊斯兰宗教背景，因而成立之初便备受质疑。为避免重蹈

宗教政党被取缔的覆辙，正发党在坚持伊斯兰价值观的同时，努力淡化本党的宗教色彩，将党定位为“民

主保守党”，强调党的全民性和民主性，坚持世俗化方向，主张政教分离。图为2017年11月17日，在土耳

其安卡拉，总统埃尔多安在正义与发展党党内会议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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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纯粹的宗教或神学团体。按照

组织特征，宗教利益集团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以某一社会团体为基础建

立起来的宗教利益集团，如美国的犹

太利益集团；另一类是基于共同的政

治目标而形成的利益联盟，如美国的

对华宗教利益集团。[16] 各种类型的宗

教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联盟，根据特

定议题结成有不同团体参与的各种全

国性或跨国性的所谓“倡议者网络”，

共享人员、资源、机构和信息，以造

成更大声势对政府和国际组织施加压

力，这构成了美国宗教利益集团发展

的重要特点。如，美国宗教右翼团体

通过“将自由派犹太教团体与保守派

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与西藏佛教徒、

圣公会教徒与救世军结为一体”，对

促成美国“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对美国外交政

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17]

第五，宗教与国际组织的结合。

宗教对国际组织影响十分复杂，宗教

因素与国际组织的结合及其对国际组

织施加影响的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

种类型：一是宗教因素渗透于政府间

国际组织之中。在这种类型下，宗教

成为影响政府间国际组织形成和发展

的直接或潜在影响因素。例如，伊斯

兰教宗教信仰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思

想，在伊斯兰合作组织 [18] 的形成与

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 宗

教也可以通过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介

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专门领域，参与

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事务。二是世界宗

教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世界宗教组织

作为非政府间的重要国际组织，尤其

是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世界基督教

和平会议、世界穆斯林大会、世界佛

教徒联谊会、亚洲佛教和平会、穆斯

林世界联盟、世界宗教和平大会、拉

丁美洲主教理事会等世界宗教组织，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三是致力于国际公共事务的宗教非政

府组织。此类组织的性质和议题十分

复杂，在近代以来的国际社会中，既

有在慈善事业、灾难与贫困救助、妇

女与儿童权利保护、反对毒品等领域

从事活动的宗教非政府组织，也有致

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动和平倡议、

反对战争、促进冲突和解、保护人权

以及反对核武器扩散的宗教非政府组

织。[21]

综上所述，宗教因素正是通过与

群体认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实体的结

合，广泛地介入到对外政策与对外关

系、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国际组织

与国际制度乃至全球治理等纷繁复杂

的国际事务之中，进而对国际关系产

生了深刻影响。

【本文为 201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16ZDA09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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